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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支持大规模个性化教学的发生逻辑

□ 吴南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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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新一代信息技术推动社会快速进入“后工业化”时代，释放了全面发展的人才素养需求，亟待个性化
教学的支持。然而，“工业化”时代的标准化课堂形态受“工业时代”的“效率主义”“标准导向”“外部
力量”等多重约束裹足不前，体现为个性化教学视角下的目标差异化与评价标准化现实，学习内容定
制化与单一标准下学习资源现实，教学过程的个性化支持与同步整齐的教学现实，学习方式的自主
化与教师主导的教学法，学习环境泛在化与以教室为中心的教学环境等多维度冲突。随着大数据等
新一代信息技术进入教与学过程，在教学场景重建、教学组织重构、教学理念重塑、学习方式多样等
转变下，课堂教学孕育着“大规模”和“个性化”并存的新课堂形态:教学过程更加精准而富有个性意
义，学习活动更具有学习者个体针对性，大规模个性化教学制度环境和支撑环境逐步完善。基于此，
大数据正在支持课堂从标准化教学转向大规模个性化教学，其作用关系是:通过大数据更加理性的
认识教学的本质和功能，帮助教师深刻认识学习者在学习过程中的心理世界，支持教师开展灵活的
教学决策以适应学习者个性化需求，基于大数据开展评价反馈以支持学习者潜能发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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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为基
础的新一代信息技术在 5G 技术和高速骨干网
络等加持下展现了蓬勃的生命力，推动社会向
“后工业化”时代“跑步前进”。对于教育而言，
由于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发展与应用，改变了社
会对人才标准的理解，驱动教育关注核心素养，
强调全面发展，培养具有“自主发展、社会参与、
文化基础”的人，促进了教育过程中“创造力、想
象力、艺术素养”等方面的内容的引入。［1］显然，
课堂作为人才培养的主阵地，按照工业化时代
的“复制粘贴”模式开展的标准化教学模式已经
不能满足社会人才的需求，而通过创造数字化

环境，全面获取学习者数据，针对学习者个性特
征提供教学过程支持，支持学习者个性发展，形
成“学习能力”与“学习任务”配套“自适应学
习”［2］，已经逐渐形成气候，逐渐改变了原有的
课堂教学形态。学习者可以随时随地利用数字
设备进行学习的“普适学习”［3］，根据学习者及
课堂学习大数据进行有针对性的“双向”调整，
课堂展现了既面向大规模教学又满足个性化发
展要求的新形态。探索其发生逻辑，指导相关
课堂的支持性条件建设和规则建设，规制其不
利因素，促使大规模个性化教学更早服务更多
的学习者，是本研究的核心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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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饱受诟病的标准化课堂

标准化课堂是农业社会进入工业社会之后的
产物，被认为是“应工业社会标准化需求产生的”
课堂形态。［4］班级授课制理论创始人夸美纽斯在
《大教学论》中描绘了“每个学校只应该有一个教
师，至少每班只能有一个教师”“一个教师一次应
该能教一大批学生”［5］的蓝图，并在赫尔巴特、凯
洛夫等教育家的推动下变成了现实，影响延续到
现在。标准化课堂明显标志是课堂的目标是统一
的，过程甚至方法、手段都按照严格的标准化逻辑
进行规范，在保证效率的同时，与工业社会政治制
度契合，与经济社会的工业生产所形成的“技术
理性”的共同作用下，形成了“客观”与“机械”的
课堂形态，逐渐给“创新”“自由”等思想戴上了
“紧箍咒”，同时也限制了学习者个性释放与身心
发展，学习者“主体性”与“全人发展”需求受限，
被学者们广泛批判。

1．“效率主义”操控下“创新”与“自由”裹足
不前

工业时代的社会变化是由机器生产对人工劳
动的替代所形成的，其核心的表征是规模化生产。
马克思对此归纳为“劳动资料取得机器这种物质
存在方式，要求以自然力来代替人力，以自觉应用
自然科学来代替从经营中取得成规”［6］，由于机
器在“力量”“持续时间”“普遍精细化”等多个维
度挑战了人的能力，形成了集约生产、规模生产的
工具支撑，引起了社会文化变化，促进了社会民众
的“机械崇拜”，形成了与工业时代相适应的“技
术哲学”，最终影响了教育的各个环节。最为核
心的是课堂受到“效率主义”操控，形成了静态的
知识观，如何将单一的、互不联系的书本知识准
确、高效、完整地传授到学习者层面，已成为教育
研究者与实践者的追求。知识被看成静态的真
理，教师要求学习者按照标准的目标、过程、评价
体系，不折不扣地掌握书本知识。由于追求知识
传授的效率，按照严格的学科体系设计课程内容，
课堂被精细化为若干环节，教学与学习者学习生
活和社会进步的关系被人为割裂，难以激发学习
者从现实的、关联的学习生活中探求未来的世界，
无法将“科学的知识”转化为“自己的知识”，利用
知识来理解世界和改造世界出现困难。同时，由
于知识被当作真理存在，是学习的目标，需要学习

者顶礼膜拜，而不是批判和质疑，他们的思想受到
桎梏，“自由”发展更是无从谈起。

2．“标准导向”约束下“客观”与“机械”形影
不离

既然知识是静态的，那么教育的任务就是将
静态的知识进行原样的传输，教学就强化了“准
确性”特征而弱化了其他。“批量化、标准化、固
定化”的培养理念与工业生产适应的“老三中心”
体现得淋漓尽致［7］，课堂成为“封闭、整齐、标
准”的“客观”教学场，教师是执行工业社会劳动
动作的“标准人”，过程是环环相扣的“机械”课
堂，学习者与工业化产品等同，“学校就是工厂、
教师就是工人”［8］。学校按照教学“工厂”的作用
机制，将形态不同的学习者“加工”成为标准化的
“产品”。知识是确定的，答案是唯一的，在确定
和唯一下谈个性发展难度可想而知。标准化导向
也影响了教师的发展观，教师是否适应教学，体现
为能否按照客观的“教学逻辑”，实施“标准化教
学”，教师的思想、观点、兴趣等都是不必要的
存在。

3．“外力操控”制约下“主体性”与“全人发
展”需求受限

马克斯·韦伯提出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 技
术理性) 的分类学说，指出工业化时代技术对人
理念和意志的改造。“当今人类的观念、判断、信
仰和神话都已经从根本上被其技术环境改造
了。”［9］在技术理性对课堂知识观、价值观和过程
观的规制下，决定性的、必然性的、静态的物质世
界改造需要“确定性和绝对性”的思想体系［10］，
比如课堂教学在目标上定位为“工具人”的培养，
学习内容体现为能转化为生产力的“社会期待性
内容”，蕴含规则和制度的内容体系比人性和品
德更加重要。学习者在课堂教学中学习规则并理
解制度以适应企业大规模生产需要，导致学习者
个体需求被压抑。按照技术理性的逻辑，课堂只
有绝对的边界，才能绝对划分任务，并按照机械的
逻辑形成高度集成的批量化生产。在这样的逻辑
下，课堂以方便管理、建设与使用为目的，呈现了
高度的“固定化、逻辑化、边界清晰化”特征，“学
校教育如果排除了专门化，就毁灭了生活”［11］，也
正是这种专门化的逻辑，学习者的主体性受到压
抑，他们的个性、品格、责任感、道德等全方位的高
要求便成了奢望，“课程的标准化在很大程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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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异化为人性全无的标准化之物”［12］。

二、“因材施教”理想的现实困境

在信息化社会，由于工作的组织形态是扁平
的，每个人需要面对特有的情境，其自身的价值立
场、面向复杂任务的智慧、依托各类资源开展创新
等成为“刚需”。事实上，受益于标准化教学，人
类文明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普及程度，实现了空前
的繁荣。标准化的危险性在于，教与学的主体在
意识层面上接受了标准的合理性，从而产生了对
标准化教学的依赖，失去了批判性，与信息时代的
创新内核和自由表征格格不入。如何根据学习者
需求与能力特征开展“因材施教”的个性化教学
成为教育研究者孜孜以求的目标。个性化教学指
的是“教师基于对自身、教材及学术的理解，将自
己的教学思想、技巧融入教学过程，通过对教学内
容的解构和重构，实现个性化的教以促进个性化
的学的教学”［13］，是对“按照学习者个性差异为
基础的针对性方法、手段、策略、内容、过程和评
价”的个性化学习范式的回应［14］。迈克尔·富兰
指出，教学改革要有所突破，需要开展个性化教
学，将任意孩子放在中心，根据其学习能力和动
机，提供量体裁衣的教学。［15］然而，个性化教学需
求与标准化教学现状冲突，“因材施教”举步
维艰。

1．目标差异化要求与评价标准化导向冲突
个性化教学的首要表征是目标差异化，体现

为不同的学习者应该在教师的指导下，制定自身
的学习计划、学习内容和完成学习所需要达到的
目标。“形成学习者个性化发展需求的教学活动
内容，是学习活动个性化的基础。”［16］真正意义的
因材施教是“基于学习者的个性化发展及实际需
要动态生成教学活动内容，从而实现教学过程的
个性化”［17］，满足学习者不同学习基础、学习风格
及学习目标。我国新课程改革中提倡“尊重学生
在学习方面的思考，尊重学生主动学习的精神，把
精神生命发展的主动权交给学生”［18］，开展了个
性化教学的探索。然而，尽管新课程理念将学习
者发展的内涵从单一的知识学习发展到“知识与
技能”“过程与方法”“情感与价值观”三个维度，
真正关注学习成绩以外的学习态度、合作能力、动
手能力、创新精神、问题解决能力等要素，并在此
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我国的学生发展核心素养。

但这种转变并没有从根本上扭转标准化教学的地
位，最为核心的原因是对知识能力评价标准问题。
“考核标准”的指挥棒作用没有弱化，在一定时间
内还无法真正为个性化教学所需要的目标差异化
提供支撑和空间。

2．学习内容定制化需求与标准一致的学习资
源冲突

个性化教学的根本是按照学习者个性化需求
开展教学，能否提供定制化的内容，是个性化教学
能否开展的重要因素。然而，定制化的内容意味着
分层次、分群体、分渠道的教学，甚至是教师对学生
的一对一教学，从现状来看，教学资源远远不能满
足其要求。首先，教师资源缺口庞大。按照个性化
教学的内容定制需求，参与教学工作的教师数量会
呈现井喷式的增长，目前的社会发展水平根本不具
备相应的条件。其次，教育体系也无法提供足够的
学习资源应对个性化教学的需求。教学资源的建
设一般也是按照现有教学体系的要求开展的，是按
照统一的标准，包括内容标准、形态标准和评价标
准来建设的，许多资源以学习者参与数据作为核心
的评价指标，以适应更多的学习者，降低资源的人
均成本，资源建设也呈现“千人一面”的样态。适
应不同学习者、不同状态的学习者及不同场景的学
习资源始终难以实现。

3．教学过程的个性化支持需要与同步整齐的
教学实施冲突

在个性化教学中，最为核心的是教学过程的
个性化，即按照学习者个体状态等个性特征开展
教学。然而，赫尔巴特教学论所提出的“明了、联
合、系统、方法”，以及莱因的“预备、提示、联合、
统合、应用”［19］，是体现标准化课堂封闭、统一特
征的教育思想体系。通过这套思想体系，形成了
固化的课堂教学环节。个性化教学直接冲击了环
节清晰、结构完善的标准化课堂形态，形成了既有
学习者群体成长普适性又有学习者个体针对性的
复杂课堂。比如能按照激发学习者潜能的价值，
设置各类复杂性的学习环境;根据不同的学习者，
探索有效激发学习者动力、适应学习者的组织形
式，并整合各类资源，实现“意义与关系并重的逻
辑重构活动”［20］。同时在教学过程中，支持学习
者不同情境的教学过程支持，比如对困境学生予
以资源支持、学习方法支持，这些转变需要教师真
正关注学习者，然而在规模化的班级教学结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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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按照同步整齐的方式推进，很难深入了解个
体学习者动态，无法开展针对性的学习指导。

4．学习方式的自主化需求与教师主导的教学
法冲突

在个性化教学的视角下，自主化是学习者个
性化学习的基础，学习方法的自主化是个性化教
学的前提保障。要实现个性化教学，首先需要给
学习者赋权，支持他们通过自主学习，发展自主学
习能力，寻求“以自我为中心言语在学习中的定
向和指导作用”［21］，进而实现基于学习者内化规
律为依据的自主学习模式，这就要求学习者在
“元认知、动机和行为”三个维度都体现积极参与
的学习特征［22］。解构自主学习的发生过程，可以
划分为计划任务系统、行为调控系统、自我反思系
统三个子系统。对每个系统都按照学习者主导下
的师生交互逻辑罗列因素可以发现，计划任务系
统与学习者需求、学习者风格、学习者学习途径等
密切相关; 行为调控系统包括了学习者任务分析
和学习者自我动机及过程控制系统; 自我反思系
统包括自我认识、系统反馈和自我调适等元素。
而教师主导下的标准化课堂是一个以“单向传
输”为主的教学系统，其“输入、输出与运行过程”
都按照以教师为中心的模式展开，学习的过程按
照“行为强化、认知建构、反思检测”的逻辑进行，
本质上是教师主导下的知识传输行为，这与个性
化教学所需要的由学习者自主整理和加工信息，
从而实现知识与能力提升的自主学习是相违
背的。

5．学习环境泛在化与以教室固定的教学环境
冲突

按照个性化教学的内蕴，个性化的学习蕴含
了学习空间的适应性调节，也就是根据学习者需
求逻辑提供相应的教学与学习支持服务环境。而
学习者的需求既有课堂教学过程中的有计划、有
目的的需求，也有在教室之外的生活场中的特定
需求。比如学习者在图书馆自主学习时，遇到了
特定的教学需求。现行的教学组织是以教室为中
心的课堂形态，是具有特定的桌椅摆放、媒体环
境、空间布置下的课堂，是确定的教学场景，比较
常见的是前方有讲台、行列式桌椅布局、清晰的前
后方向的环境，个性化教学的环境相对泛化，需要
形成与个性化教学配套的资源，比如在线学习资
源、多形态沟通平台等。尽管在在线学习的推动

下，包括学习者终端和在线学习资源建设都取得
一定成效，但由于缺乏学习者与学习资源的配套
机制，尚未见到真正适用的自适应系统，泛在学习
场景配套所需要的泛在学习资源还停留在启蒙
层面。

三、大数据支持下教学形态孕育了“大
规模”与“个性化”的并存形态

尽管标准化课堂的地位还不可撼动，但新一
代信息技术所带来的挑战全面影响了课堂教学，
并引发了学者对课堂形态的关注。如何在大规模
的前提下培育研究者的价值立场，适应新一代信
息技术所塑造的高度扁平工作形态，落实创新能
力、面对复杂任务的能力、系统处理工作的能力、
协同协作的能力，驱动教学要适应学习者个性，成
为教育研究者关注的问题。大数据技术的出现，
为在一定程度上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可能性，已
经引起学者重视，并引发了一系列的改变，逐渐形
成了“大规模”与“个性化”共存的局面。

1．教学场景的重构塑造了大规模个性化教学
的基础条件

尽管学习者主要的活动场所还是教室，但现
有的教室空间发生了极大的转变。传统的教室开
始了大规模的改造，学校纷纷对桌椅配置进行调
整，形成了可移动和拼接的活动桌椅，将讲座位置
按照不同情境进行设计，支持教师围绕学习者个
性化学习开展组织和引导作用［23］; 同时，联通的
虚拟在线学习空间，在情境感知设备、学习者终
端、学习支持性软件等相关的加持下，从传统的封
闭性教学场所转向虚实融合的混合学习空间［24］。
更为重要的是，在教学场景中，教育工作者布置了
数据整合系统，“通过数据采集、处理和集中呈
现，支持个性化教学决策”［25］，形成了大数据融
入并扮演重要角色的学习空间。从趋势来看，现
代教室的建设允许学习者借助多种设备，根据随
时、随地的学习要求获取资源;教师可以与学习者
历史学习记录联动，整合教室内外资源。大数据
支持下的教学场景重构，促进了教师决策的科学
化、及时化和灵活教学，更为重要的是支持了学习
者个性学习，从而促进学习者思维品质、行为能
力、创造潜能的发展，蕴含了集成性、创造性、开放
性等智慧特性。在这样的环境下，“大规模”的基
准没有改变，但“个性化”的支持条件已经逐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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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备。
2．教学组织的重构形成了大规模个性化教学

的组织保障
赫尔巴特的“四阶段教学法”、其弟子发展起

来的“五阶段教学法”，以及凯洛夫教育学提出的
“六段教学法”等，通过不断的迭代和优化完善，
标准化课堂形成了客观、机械、封闭、稳定的教学
组织结构，体现了教师主体的特征。按照个性化
教学的逻辑，课堂教学是建立在学习者需求之上
的复杂性的过程体系，学习者自身的多种因素和
学习过程的不同要素都会影响个性化教学的开
展。“课堂教学的过程性结构是一个矢量系统、
理念系统、定位系统、条件系统、运行系统和输出
系统共同构成的复杂性体系”［26］，随着信息技术
的接入，在线学习的推广，利用在线资源开展翻转
学习成为教学组织结构变化的动因。围绕“翻
转”方式，强化了“混合式教学”“对分课堂”“翻
转课堂”“SPOC 课堂”等多种基于信息技术的课
堂组织结构创新模式，这些课堂的共性是围绕学
习者需求，进行灵活的内容配置、方式改变和结构
重组，在资源不断丰富、学习空间不断优化、教师
意识不断加强、学习者自主能力逐步提高等条件
下发展壮大，越来越多的学习在可以获取数据的
环境中开展。在某种程度上，这些形态的教学组
织模式，是在数据的支持下发展壮大的，也只有寻
求更多数据支持，才能从根本上说明其意义，消解
标准化教学的消极影响。教学组织的重构，改变
了课堂输入的方式，形成了新的“环节”和“过
程”，支持了大规模个性化学习的形成。

3．教学理念的重塑为大规模个性化教学提供
了动力
“理念是思维的特有规定和规律自身发展而

成的全体”［27］，是具有前瞻性、导向性和设计性的
预设，并具有综合和概括的内在意涵，主要通过约
束内外、主体与客体、有限和无限等发挥作用。教
学理念指的是教学过程秉承的理念，是在教学价
值观的影响下，形成的对课堂教学的稳定性、综合
性、概括性表征，对认知课堂、组织课堂、实施学习
支持服务和评价课堂起决定性作用。在信息技术
的推动下，培养全面发展的人，逐渐成为课堂教学
理念的主导。全面发展的人既有专业领域的高级
人才，也有与社会需求相配套的劳动者。因此，教
师不仅要关注精英主义的学习，同时也要注重大

众所需要的基本知识、基本技能、基本能力、基本
态度和观念规范的学习，支持参与学习的学习者
形成核心素养。在这样的理念下，教师逐步为不
同类型的学习者提供资源、提供不同的学习路径、
开展个性化的指导，在智慧教室大规模应用的大
环境下，教师通过获取学习者数据开展教学行为，
并逐步重塑其个性化教学的理念，为大规模个性
化学习奠定思想基础。

4．学习方式的变化为大规模个性化学习培养
了习惯

合作学习、竞争学习和个体学习是学校教育
过程中常见的三种学习方式，也是最为主要的学
习方式。［28］就课堂教学而言，需要强化“个体努力
为基础，合作学习为核心，竞争学习促发展”来形
成有效学习方式的组织结构［29］，以统领教学，并
实现学习者的发展。标准化课堂统筹强调个体努
力，比如要求学习者“独立完成作业”，造成学习
者之间没有建立起有效的依赖关系，制约了学习
通道的拓展。同时，强化独立性，也就是增强了竞
争性，将学习者一部分人的成功驾驭到其他人之
上。合作学习的缺乏导致协作能力得不到有效的
培养，尤其是领导、协同、创新等相关能力得不到
锻炼。随着知识传播通道从单一的教师渠道转向
更为广泛的在线学习，学习者可以通过 MOOC 等
渠道获得更多的知识来源，学习者可以根据自身
的兴趣，形成有意识或者无意识的学习共同体，学
习同伴围绕共同关注的内容，形成积极的相互依
赖、公平的参与合作、人人尽责并对小组成败及意
义负责。［30］在大数据技术的支持下，学习者的风
格、层次、偏好都逐渐形成了成熟的归类模型，已
有部分研究者通过学习者大数据组建学习共同
体，开展基于复杂任务的合作学习，形成了共学
式、小组成绩分工式、小组辅助个人式等多种学习
方式，逐渐成为新的学习生态，既注重了规模上的
覆盖，又可以有效支持学习者个性的发展。

四、迈进大规模个性化教学: 大数据支
持的逻辑与作用关系

随着新一代信息技术发展过程中存储技术的
突破，“大数据成为推动教育创新发展的科技力
量”［31］，备受政策制定者、教育研究者和实践者关
注，教育大数据的获取及其应用，成为“教育发展
和变革的元素、动力、方法与支撑，体现了新的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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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认知观与实践观”［32］。通过大数据的支持作
用，在课堂层面教师不仅关注普遍意义的学，同时
也关注学习者个体，通过智慧教室所塑造的多资
源支持空间，逐步实现个性化学习支持服务，形成
了转向“大规模个性化”发展的“势能”，并具备了
转向“动能”的基础，表现出积极的发展势头和向
善的发展趋势。

1．大数据支持的大规模个性化教学发生
第一，纵向层面，大数据支持的教学过程更加

精准而富有个性意义。按照标准化课堂的逻辑，
课程实施的环节又可以分为预备、提示、联合、统
合、应用，以及在标准化教学理论下形成的“六段
教学法”等相关的教学环节。笔者将课堂的教学
环节简分为课前准备、课程实施和课后反馈，将课
堂实施的不同教学法都具备相似的作用机理统一
归纳为教学实施过程，以便说明分析大数据的支
持作用。在课前准备环节，学习者先前学习经验、
群体特征与个体特征、准备情况等，在线上学习
( 门户学习、搜索学习、社交学习) 、实体学习 ( 穿
戴设备、情境感知设备、其他智能终端) 、泛在学
习( 家庭学习、生活场学习、工作场学习等) 相关
的来源数据下［33］，个体逐渐通过群体类别特征定
义和个体特殊性等形成多维度完整画像。教师能
根据学习者的完整画像开展教学准备工作，包括
遴选与学习者学习风格和学习需求相关的个性化
学习材料，设计适应不同学习者参与学习的路径。
在学习过程环节，大数据技术通过对学习过程的
数据采集，可以支持教师更加直接、客观、准确和
真实地了解教育活动对学习者认知、能力、技能上
的变化;可以更加便利归纳不同风格学习者参与
学习的方式与成效的关系; 可以根据学习者学习
过程中的情境变化变更教学决策，实施有针对性
的教学任务调整和教学策略调整; 可以给予需要
的学习者恰当的学习支持服务资源，尤其是对于
学习者情绪变化所导致的学习关注力问题，提供
符合情境的情感支持。随着大数据技术及其配套
的数据获取技术、算法优化等支持下，学习者数据
来源和准确度能得到提升，支持学习者个性化教
学的能力会得到更大的提升。在课后反馈层面，
由于清晰的学习过程数据，学习者在学习过程中
的困惑、疑问、难点等，通过数据为证据的“中介”
清晰地展现给教师，教师以此给学习者建议、成效
反馈，帮助他们通过课后的学习，形成全过程的提

升机制。
第二，横向层面，大数据支持围绕学习活动开

展的师生交互更具有个体成长针对性。教学过程
是由不同的学习活动通过教与学的逻辑形成的系
列活动，实现课堂的整体功能。对横向层面的教
学活动解构可以发现，教学活动过程是教师与学
习者围绕教学内容形成的教学交互过程，包括师
生交互、教师与内容交互、学习者与内容交互、学
习者之间的交互。交互的目的是通过学习活动，
实现课程的解释和表达，进而融入自身的知识结
构，从而将文本与师生的对立状态转化为融合状
态，达到“视域融合”，是师生双方生命意义升华
的过程。在标准化课堂中，学习者理解文本的过
程、教师理解学习者的过程都是“过程性的黑匣
子”，真正的视域融合难以感知。在大数据的支
持下，学习者是否实现了真正的理解，是否达到了
教学活动预设的知识、技能和能力，是否形成了期
待的价值观，学习过程是否体验良好，能否与其他
学习者协同完成复杂的学习任务，在数据获取机
制与获取技术的支持下会更加清晰。实际上，许
多学校正在往这个方向努力，比如重庆广播电视
大学通过人工智能和大数据，建立了智慧教室，对
愿意参与智慧教室试点的学习者进行全方位的数
据获取，包括学习者的学习状态、过程性学习任务
完成情况、情绪状态等都能通过数据获取系统呈
现到“智慧教室驾驶舱”的界面上来，教师可以根
据“智慧教室驾驶舱”的展示，进行针对性的
调整。［25］

第三，支持保障角度，大数据塑造了自由的制
度环境和科学的支撑环境。教学过程的形态形
成，其影响因素不止于教学过程中的教师、学习者
和教材，也不止于教室的物理场域，相关的学习制
度和物质保障条件也会影响课堂的形态。首先，
在大数据的支持下，决策者能更加客观地发现隐
匿在各类表面现象下的信息真相，透过现象挖掘
出教学运行的规律，制定引领、规制、转变教学运
行的制度，支持以大数据等优化课堂教学。比如
通过大数据发现对学习者问题的及时性反馈，能
有效提升学习者学习动力的保持; 对教师教学的
及时性反馈，能支持教师不断的教学反思，促进教
师成长。这些规律的得出，可以帮助教育决策者
借助制度的形式，促进教师关注学习者及时问题
的处理，缩短教师评价周期。其次，在大数据的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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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下，围绕教学活动所形成的制度可以吸纳更多
主体的话语表达，从而实现形成更加多元的视角
和更加科学的制度建设。大数据通过展示学习者
学习效果、学习效率、学习效能、学习效益、学习效
应，配合教师的教学表征，以“证据”的形式为教
学过程相关的制度建设提供“话语”，使制度更加
贴近现实课堂的需要。再次，由于大数据支持了
学习支持服务能力提升，比如拓展了学习支持服
务的范围，提高了学习支持服务的精准性，为个性
化教学提供了支持环境上的保障。学习支持服务
是产生于远程教育的概念，指的是通过学习者学
习过程的方法支持、情绪引导和辅助性资源支持
等方式，促使学习者保持学习动力的服务。在大
数据的支持下，学习者注意力的转移可以通过有
效的提示来促使其回归，学习过程中的负面情绪
能及时传递给教师，促使教师围绕学习者个别需
要调整教学，这些都改变了传统的课程形态，支持
了课堂走向大规模个性化教学。

2．大数据作用于教学形态演进的机理与方式
第一，通过大数据更加理性地认识教学的本

质与功能。首先，推动了对教学本质和功能的进
一步认识与深化。通过智慧教室的“全空间感
知”、在线学习的“广视角照观”、学习生活的“泛
在数字化”等，在伦理和技术的双重保障下，整个
教学过程包括与教学相关的情况“暴露”在数据
面前，对于研究者更加理性地认识教学的本质和
功能具有极大的推动作用，逐步靠近美国教育部
关于教育大数据的应用场景预测: “什么样的教
与学顺序对不同特点的学生有用? 教学行为的形
态如何与学业成绩产生相关关系? 什么样的教学
行为学习者更加喜欢、乐意参与，并能获取学习进
步的加持? 更好的学习成绩需要什么样的学习空
间条件? 学习者在学习过程中体现的特征如何影
响职业生涯?”［34］随着大数据技术应用范围的拓
展和应用深度的提升，什么样的教学能为学习者
提供什么样的支持会更加清晰。在一定程度上，
隐匿在学习者内心世界的学习过程相关“隐性知
识”的获取，都可以通过数据的支持获得更加充
分的认识。其次，改变了研究教学本质和功能的
方法。教师与研究者研究教学本质和功能的方法
有了大数据的加持，改变了传统教学研究中的
“问题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释”主体地
位，为质性研究、叙述研究等提供了大量的证据，

同时密集数据研究范式将逐渐在教学本质与功能
研究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总之，在大数据的支持
下，教学的本质和功能的进一步揭示，为大规模个
性化学习的策略制定、教学设计、过程优化、结果
评价等等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变革动力。除此之
外，教育管理机构对于如何更好地安排教学支持
服务内容、调整教学管理方式、出台教师和学习者
激励机制、建设恰当的学习空间也有对应的证据
支持，为更好地构建一个积极的育人环境打下坚
实的基础。

第二，通过大数据帮助教师深刻认识学习者
在学习过程中的心理世界。在过往教学研究中，
对学习者在学习过程中的变化始终是未解之谜。
皮亚杰指出: “传统的认知论只顾及高级水平的
认知，也就是只看到认知的最后结果，看不到认知
的具体过程。”［35］在认知心理学的努力下，对学习
过程的心理变化有了许多瞩目的成果，但对学习
过程的心理变化认知始终是一件难事。学习者相
关各类教育数据都进入密集数据科学支持者的研
究视角，形成了“类型多、价值密度低、处理速度
快、实效性强”的学习者相关的教育大数据，并在
云计算技术、人工智能技术的加持下，逐渐形成了
接近学习者本真的“画像”，在脑科学等生命科学
的配合下，学习者在学习过程中各种情绪变化都
能得到更加充分的认识，为教学过程的个体针对
性提供坚实的基础。在教育研究范畴中，已有大
量的学者借助数据获取的工具，探索不同教学行
为对学习者学习过程心理世界的影响，比如杨九
民团队通过教师手势对视频学习的认知神经机
制。［36］国外也有学者通过设备获取学习过程中镜
像神经元的影响机理挖掘学习过程本质。［37］随着
这些研究成果在教师中构建新的概念，指导教师
行为，为更好的教学决策、学习分析和学习支持服
务奠定了基础。

第三，通过大数据支持教师灵活开展教学决
策，实施适应学习者个体的教与学。教学决策指
的是教师在实施教学中针对学习者的情况，决定
采用的教学策略、方法、形式等相关的问题，是教
学智慧的重要指标，其科学性、合理性、恰当性很
大程度上决定了教学的质量，考验教师的智慧。
在传统模式下，教师通过先前经验和现场观察开
展教学决策，其背后是教育哲学、教学价值观等教
育理念的支持。然而，在大数据时代，“教学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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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仅仅依赖教师的哲学信念，更多需要科学证
据支撑”［38］，个性化教学需要关注学习者不同个
体的独特性，实现情境与学习者、学习者整体与个
体的协同，实现教学过程中的关怀独特性。基于
此，通过过程性数据挖掘，了解学习者互动水平，
掌握其如何影响教学、学习过程注意力保持、学习
任务完成情况、学习负荷的水平、学习任务分解机
制、学习过程情绪体验、学习效果及时评价等传统
的课堂中根本无法整体掌握的状态。实现不仅关
注整体，而且能有效关注个体的教学，同时帮助教
师理解学习者需要什么、关注什么、缺少什么、发
展什么以形成“概念地图”。这种数据上的支持
不仅可以帮助教师有针对性地改进方式、内容和
结构，找到与学习者互动的舒适区，促进学习者按
照自身舒适的节奏开展学习，也是教师提高应变、
反思等教师能力的依据。“通过数据的教学决策
从学生学习数据中发现教学线索并生成教学事
件，从而满足学习者学习需求，提升学习有效
性”［39］，同时强化学习者在学习过程中价值感、意
义感，推动大规模个性化教学的落地。

第四，通过大数据开展动态的评价反馈，支持
学习者潜能的激发。评价具有“诊断、积累、调控
和导向”等功能，是促进教学过程顺利进行并实
现其目标的有效手段。［40］在标准化的信念下，评
价的诊断功能高于其他功能，是“获取奖励”“评
价能力”“获取提升”的依据。然而，真正的评价
价值不是仅仅对学习成效的诊断，而是在对学习
过程的总结中，发现自身的学习期待与学习成效
之间的差距，并找到差距的原因和解决差距的办
法。传统评价反馈的滞后性影响了学习者参与学
习的效率，并且传统评价通常是诊断学习者某个
方面的提升，比如聚焦到知识的评价，甚至是学习
者记忆的能力、考试的能力评价。追求与教学活
动一体化的评价，开展及时反馈以促进学习者能
力提升是教学评价理论发展的新认识。然而，在

教学一体化的评价追求中，教学评价与教学的
“共时性”需求与传统评价行为的“滞后性”矛盾、
评价的“共域性”需求与传统执行评价的“单向
性”矛盾，无法为教师教学活动及学生学习进程
提供有效的反馈信息，直接消解了评价的价值。
教育大数据能清晰地展现学习者在学习过程中全
方位的数据，包括其投入水平、学习策略、学习风
格，通过大数据所存载的平台或者是教师的主动
介入，对学习者学习过程进行精准的反馈，支持学
习者找到自身的定位，牟定自身的目标，开展有针
对性的补救，进而激发自身潜能。同时，真正意义
上的大规模个性化教学建立在对学习者全方位的
感知、理解之上，利用技术对学习者和教学过程数
据的收集、分析和反馈，也是教师层面推动个性化
教学的依据。

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广泛普及给课堂变革已
经带来了新的动力，大数据的兴起更是为大规
模个性化教学提供了技术支持。在大数据的加
持下，现代课堂不仅能沿袭标准化课堂时代的
规模化特征，而且能提供更加适应个体、更加支
持价值多元、更加具有独特关怀价值的大规模
个性化教学。在这样的教学形态中，教师可以
根据学习者个性特征和需求，选择其所适用的
课程，提供个体所需要的个性化学习支持服务，
并开展基于大数据的多元化评价，支持学习者
最大限度地挖掘自身的潜能。但是，现代教育
理论、教师能力及数据技术水平，还规制着大规
模个性化教学的发展，真正意义上的大规模个
性化教学不太可能旦夕形成。但从趋势上看，
大规模个性化教学是未来很长一段时间的课堂
形态。对此，教育研究者需要有意识地围绕其
产生的条件开展全方位的研究，促使这种形态
的大规模推行，将基于大数据个性化教学从“火
花”转变为课堂革命的“熊熊大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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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ncerns and Circumvention of the Application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
Education ( Pen Club)

Zhang Gangyao /Nanjing University of Posts and Telecommunications
Chen Qiaoyun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An Tao /Jiangsu Normal University

Abstract: Having powerful information processing capability，information technology creates a virtual world of information and
stimulates people＇s good prospects for education development． However，as it has its own specific computing logic and must follow
the standardized algorithm model，that will cause some noteworthy concerns． First，information technologies can accomplish statisti-
cal analysis of big data，but abandoning the search for the causal knowledge and only being satisfied with acquisition of relevant
knowledge will eliminates the richness and complexity of education． The application of big data technology in education should
break the value of data first，increase the transparency of big data algorithm in education，and realize the humanistic care from the
technical architecture． Secondly，information technology has a negative effect on the relationships among the teaching，ethics and e-
motions，which will reduce quality of interaction between teachers and students，weaken the shared emotion of teachers and
students，lower the emotional engagement of teachers and students，and even may lead to the weakening of the ethics relationship
in which the privacy is being violated． Finally，there is a logical conflict betwee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complex education．
The so-called personalized function is in essence the personalized application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which will bring about
ethical problems of educational fairness． The application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 education is not the education trying to adapt
to technology，but the educational problems solving by technology． Teachers should enhance their practical wisdom and shape the
application process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 education with " human interest" ．
Key words: the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pplication in education; big data technology; teacher-student relationship; educational e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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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Occurrence Logic of Big Data Supporting Large-scale Personalized Teaching

Wu Nanzhong /Chongqing Open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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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new generation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promotes the society to enter the " post-industrialization" era，releasing
the demand for all-round development of talent quality，which urgently needs the support of personalized teaching． However，the
standardized classroom form in the " industrialization" era is constrained by " efficiency"，" standard orientation" and " external
forces" in the " industrial age"，which embodies multi-dimensional conflicts: the target differentiation under the perspective of per-
sonalized teaching and the reality of standardized evaluation，the customized learning content and the reality of the single-standard-
ized learning resources，the personalized support of teaching process and the reality of synchronous teaching，the self-independence
learning style and the teacher-led approach，the ubiquity of the learning environment and the classroom-centered teaching environ-
ment． As the new generation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such as big data enters the teaching and learning process through software
and hardware，the classroom teaching form gives rise to the coexistence of " large-scale" and " personalized" classroom with the
transformation of rebuilding teaching scene，remolding teaching organization，reconstructing teaching concept and changing learning
style，which is reflected as follows: The teaching process supported by big data is more accurate and full of individual significance;
learning activities supported by big data are more targeted for individual learners; big data has gradually shaped an environment
which supports the free system of large-scaled and personalized teaching and scientific support environment． Based on this，this pa-
per puts forward that the big data is supporting the classroom teaching transformation from the standardized teaching to large-scale
and personalized teaching． The roles of the big data are the following: Through big data，people can more rationally understand the
nature and function of teaching; teachers can deeply understand the psychological world of learners in the learning process; teach-
ers can carry out flexible teaching to adapt to the personalized needs of learners，and conduct big data-based feedback to support
learners to develop their potential，etc．

Key words: large-scale and personalized teaching; big data; classroom form; online learning; learning resour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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